
十 沙威扑空的经过 

    我们刚才见到的，可以说是这事的反面，其实它的经过是非常简单的。 

    芳汀去世那天，沙威在死者的床边逮捕了冉阿让，冉阿让在当天晚上便已经从滨海蒙特 

勒伊市监狱逃了出来，警署当局认为这在逃的苦役犯一定要去巴黎。巴黎是淹没一切的漩 

涡，是大地的渊薮，有如海洋吞没一切漩涡。任何森林都不能象那里的人流那样容易掩藏一 

个人的踪迹。各色各种的亡命之徒都知道这一点。他们走进巴黎，便好象进了无底洞，有些 

无底洞也确能解人之厄，警务部门也了解这一点，因此凡是在别处逃脱了的，他们都到巴黎 

来寻找。他们要在这里侦缉滨海蒙特勒伊的前任市长。沙威被调来巴黎协同破案。沙威在逮 

捕冉阿让这一公案中，确是作过有力的贡献。昂格勒斯伯爵任内的警署秘书夏布耶先生已经 

注意到沙威在这件案子上所表现的忠心和智力。夏布耶先生原就提拔过沙威，这次又把滨海 

蒙特勒伊的这位侦察员调来巴黎警务方面供职。沙威到巴黎之后，曾经多次立功，并且表现 

得——让我们把那字眼说出来，虽然它对这种性质的职务显得有些突兀——忠勤干练。 

    正如天天打围的猎狗，见了今天的狼便会忘掉昨天的狼一样，后来沙威也不再去想冉阿 

让了，他也从来不看报纸，可是在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他忽然想到要看看报纸，那是因为他 

是一个拥护君主政体主义者，他要知道凯旋的“亲王大元帅”在巴荣纳①举行入城仪式的详 

细情况。正当他读完他关心的那一段记载以后，报纸下端有个人名，冉阿让这名字引起了他 

的注意。那张报纸宣称苦役犯冉阿让已经丧命，叙述了当日的情形。言之凿凿，因而沙威深 

信不疑。他只说了一句：“这就算是个好下场。”说了，把报纸扔下，便不再去想它了。     

    不久以后，塞纳－瓦兹省的省政府送了一份警务通知给巴黎警署，通知上提到在孟费郿 

镇发生的一件拐带幼童案，据说案情离奇。通知上说，有个七八岁的女孩由她母亲托付给当 

地一个客店主人抚养，被一个不知名姓的人拐走了，女孩的名字叫珂赛特，是一个叫芳汀的 

女子的女儿，芳汀已经死在一个医院里，何时何地不详。通知落在沙威手里，又引起了他的 

疑惑。 

    芳汀这名字是他熟悉的，他还记得冉阿让曾经要求过他宽限三天，好让他去领取那贼人 

的孩子，曾使他，沙威，笑不可仰。他又想到冉阿让是从巴黎搭车去孟费郿时被捕的。当时 

还有某些迹象可以说明他那是第二次搭这路车子，他在前一日，已到那村子附近去过一次， 

我们说附近，是因为在村子里没有人见到过他。他当时到孟费郿去干什么？没有人能猜透。 

沙威现在可猜到了。芳汀的女儿住在那里。冉阿让要去找她。而现在这孩子被一个不知名姓 

的人拐走了。这个不知名姓的人究竟是谁？难道是冉阿让？可是冉阿让早已死了。沙威，没 

有和任何人谈过这问题，便去小板死胡同，在锡盘车行雇了一辆单人小马车直奔孟费郿。 

    他满以为可以在那里访个水落石出，结果却仍是漆黑一团。 

    德纳第夫妇在最初几天中心里有些懊恼，曾走漏过一些风声。百灵鸟失踪的消息在村里 

传开了。立即就出现了好几种不同的传说，结果这件事被说成了幼童拐带案。这便是那份警 

务通知的由来。可是德纳第，他一时的气愤平息以后，凭他那点天生的聪明，又很快意识到 

惊动御前检察大人总不是件好事，他从前已有过一大堆不清不白的事，现在又在“拐带”珂 

赛特这件事上发牢骚，其后果首先就是把司法当局的炯炯目光引到他德纳第身上以及他其他 

的暖昧勾当上来。枭鸟最忌讳的事，便是人家把烛光送到它眼前。首先，他怎能开脱当初接 

受那一千五百法郎的干系呢？于是他立即改变态度，堵住了他老婆的嘴，有人和他谈到那被 

“拐带”的孩子，他便故意表示诧异，他说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他确是埋怨过人家一下子便 

把他那心疼的小姑娘“带”走了，他确是舍不得，原想留她多待两三天，可是来找她的人是 

她祖父，这也是世上最平常不过的事。他添上一个祖父，效果很好。沙威来到孟费郿，听到 

的正是这种说法。“祖父”把冉阿让遮掩过去了。 

    可是沙威在听了德纳第的故事后追问了几句，想探探虚实： 

  ①巴荣纳（Bayonne），法国西南部邻近西班牙的小城。亲王大元帅指昂古莱姆公 

爵。一八二三年四月昂古莱姆公爵率领十万法军进入西班牙，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年终班师 

回国便驻节于此。 



    “这祖父是个什么人？他叫什么名字？”德纳第若无其事地回答说：“是个有钱的庄稼 

人。我见过他的护照。我记得他叫纪尧姆·朗贝尔。” 
    朗贝尔是个正派人的名字，听了能使人安心。沙威转回巴黎去了。 

    “冉阿让明明死了，”他心里说，“我真傻。” 
    他已把这件事完全丢在脑后了，可是在一八二四年三月间，他听见人家谈到圣美达教区 

有个怪人，外号叫“给钱的化子”。据说那是个靠收利息度日的富翁，可是谁也不知道他的 

真名实姓，他独自带着一个八岁的小姑娘过活，那小姑娘只知道自己是从孟费郿来的，除此 

以外，她全不知道。孟费郿！这地名老挂在人们的嘴上，沙威的耳朵又竖起来了。有一个在 

教堂里当过杂务的老头，原是个作乞丐打扮的密探，他经常受到那怪人的布施，他还提供了 

其他一些详细的情况。“那富翁是个性情异常孤僻的人”，“他不到天黑，从不出门”， 

“不和任何人谈话”，“只偶然和穷人们谈谈”，“并且不让人家和他接近，他经常穿一件 

非常旧的黄大衣，黄大衣里却兜满了银行钞票，得值好几百万”。这些话着实打动了沙威的 

好奇心。为了非常近地去把那怪诞的富翁看个清楚又不惊动他，有一天他向那当过教堂杂务 

的老密探借了他那身烂衣服，去蹲在他每天傍晚一面哼祈祷文一面作侦察工作的地方。 

    那“可疑的家伙”果然朝这化了装的沙威走来了，并且作了布施。沙威乘机抬头望了一 

眼，冉阿让惊了一下，以为见了沙威，沙威也同样惊了一下，以为见了冉阿让。 

    可是当时天色已经黑了，他没有看真切，冉阿让的死也是正式公布过的，沙威心里还有 

疑问，并且是关系重大的疑问，沙威是个谨慎的人，在还有疑问时是决不动手抓人的。 

    他远远跟着那人，一直跟到戈尔博老屋，找了那“老奶奶”，向她打听，那并不费多大 

劲儿。老奶奶证实了那件大衣里确有好几百万，还把上次兑换那张一千法郎钞票的经过也告 

诉了他。她亲眼看见的！她亲手摸到的！沙威租下了一间屋子。他当天晚上便住在里面。他 

曾到那神秘的租户的房门口去偷听，希望听到他说话的声音，但是冉阿让在锁眼里见到了烛 

光，没有出声，他识破了那密探的阴谋。 

    第二天，冉阿让准备溜走。但是那枚五法郎银币的落地声被老奶奶听见了，她听到钱 

响，以为人家要迁走，赶忙通知沙威。冉阿让晚间出去时，沙威正领着两个人在大路旁的树 

后等着他。 

    沙威请警署派了助手，但是没有说出他准备逮捕谁。这是他的秘密。他有三种理由需要 

保密：第一，稍微泄露一点风声，便会惊动冉阿让；其次，冉阿让是个在逃的苦役犯，并且 

是大家都认为死了的，司法当局在当年曾把他列入“最危险的匪徒”一类，如果能捉到这样 

一个罪犯，将是一种非常出色的劳绩，巴黎警务方面资格老的人员决不会把这类要案交给象 

沙威那样的新进去办；最后，沙威是个艺术家，他要出奇制胜。他厌恶那种事先早就公开让 

大家谈到乏味了的胜利。他要暗地里立奇功，再突然揭示。 

    沙威紧跟着冉阿让，从一棵树眼到另一棵树，从一个街角跟到另一个街角，眼睛不曾离 

开过他一下。即使是在冉阿让自以为极安全时，沙威的眼睛也始终盯在他身上。 

    沙威当时为什么不逮捕冉阿让呢？那是因为他有所顾虑。 

    必须记住，当时的警察并不是完全能为所欲为的，因为自由的言论还起些约束作用。报 

纸曾揭发过几件违法的逮捕案，在议会里也引起了责难，以致警署当局有些顾忌。侵犯人身 

自由是种严重的事。警察不敢犯错误；警署署长责成他们自己负责，犯下错误，便是停职处 

分。二十种报纸刊出了这样一则简短新闻，试想这在巴黎会引起的后果吧：“昨天，有个慈 

祥可亲的白发富翁正和他的八岁的孙女一同散步时，被人认作一个在逃的苦役犯而拘禁在警 

署监狱里！” 
    再说，除此以外，沙威也还有他自己的顾虑，除了上级的指示，还得加上他自己良心的 

指示。他确是拿不大稳。 

    冉阿让一直是背对着他的，并且走在黑影里。 

    平日的忧伤、苦恼、焦急、劳顿，加以这次被迫夜遁的新灾难，还得为珂赛特和自己寻 

找藏身的地方，走路也必须配合孩子的脚步，这一切，冉阿让本人在不知不觉中早已改变他 

走路的姿势，并且使他的行动添上一种龙钟老态，以致沙威所代表的警署也可能发生错觉， 

也确实会发生错觉。过分靠近他，是不可能的，他那种落魄的西席老夫子式的服装，德纳第 

加给他的祖父身份，还有认为他已在服刑期间死去的想法，这些都加深了沙威思想上越来越 



重的疑忌。 

    有那么一会儿，他曾想突然走上前去检查他的证件。可是，即使那人不是冉阿让，即使 

那人不是一个有家财的诚实好老头，他也极可能是一个和巴黎各种为非作歹的秘密组织有着 

密切和微妙关系的强人，是某一危险黑帮的魁首，平日施些小恩小惠，这也只是一种掩人耳 

目的老手法，使人看不出他其他方面的能耐。他一定有党羽，有同伙，有随时可去躲藏的住 

处。他在街上所走的种种迂回曲折的路线好象可以证明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如果逮捕得太 

早，便等于“宰了下金蛋的母鸡”了。观望一下，有什么不妥当呢？沙威十分有把握，他决 

逃不了。 

    所以他一路跟着走，心里着实踌躇，对那哑谜似的怪人，提出了上百个疑问。 

    只是到了相当晚的时候，在蓬图瓦兹街上，他才借着从一家酒店里射出的强烈灯光，真 

切地认清了冉阿让。 

    世上有两种生物的战栗会深入内心：重新找到亲生儿女的母亲和重新找到猎物的猛虎。 

沙威的心灵深处登时起了那样的寒战。 

    他认清了那个猛不可当的逃犯冉阿让后，发现他们只是三个人，便赶到蓬图瓦兹街哨所 

请了援兵。为了要握有刺的棍子，首先得戴上手套。 

    这一耽搁，又加上在罗兰十字路口又曾停下来和他的部下交换意见，几乎使他迷失了方 

向。可是他很快就猜到冉阿让一定会利用那条河来把自己和追踪的人隔开。他歪着头细想， 

好象一条把鼻尖贴近地面来分辨脚迹的猎狗。沙威，凭自己的本能，会非常正确地判断，一 

径走上了奥斯特里茨桥，和那收过桥税的人交谈以后，他更了解了：“您见着一个带个小女 

孩的汉子吗？”“我叫他付了两个苏。”收过桥税的人回答说。沙威走到桥上恰好望见冉阿 

让在河那边牵着珂赛特的手，穿过月光下的一片空地。他看见他走进了圣安东尼绿径街，他 

想到前面那条陷阱似的让洛死胡同和经过直壁街通到比克布斯小街的唯一出口。正如打围的 

人所说的，他“包抄出路”，他赶忙派了一名助手绕道去把守那出口。有一队打算回兵工厂 

营房去的巡逻兵正走过那地方，他一并调了来，跟着他一道走。在这种场合士兵就是王牌。 

况且，那是一条原则，猎取野猪，就得让猎人劳心猎犬劳力。那样布置停当以后，他感到冉 

阿让右有让洛死胡同，左有埋伏，而他沙威本人又跟在他后面，想到这里，他不禁闻了一撮 

鼻烟。 

    于是他开始扮演好戏。他在那时真是踌躇满志杀气冲天，他故意让他的冤家东游西荡， 

他明明知道稳操左券，却要尽量拖延下手的时刻，明明知道人家已陷入重围，却又看着人家 

自由行动，对他来说，这是一种乐趣，正如让苍蝇翻腾的蜘蛛，让鼠儿逃窜的猫儿，他的眼 

睛不离他，心中感到无上的欢畅。猛兽的牙和鸷鸟的爪都有一种凶残的肉感，那便是去感受 

被困在它们掌握中的生物的那种轻微的扭动。置人死地，乐不可支！ 

    沙威得意洋洋。他的网是牢固的。他深信一定成功，他现在只需把拳头捏拢就是了。 

    他有了那么多的人手，无论冉阿让多么顽强，多么勇猛，多么悲愤，即使连抵抗一下的 

想法也不可能有了。 

    沙威缓步前进，一路上搜索街旁的每个角落，如同翻看小偷身上的每个衣袋一样。 

    当他走到蜘蛛网的中心，却不见了苍蝇。 

    不难想见他胸中的愤怒。 

    他追问那把守直壁街和比克布斯街街口的步哨，那位探子一直守着他的岗位没有动，绝 

对没有看见那人走过。 

    牡鹿在群犬围困中有时也会蒙头混过，这就是说，也会逃脱，老猎人遇到那种事也只好 

哑口无言。杜维维耶①、利尼维尔和德普勒也都有过气短的时候。阿尔东日在遭到那种失败 

时曾经喊道：“这不是鹿，是个邪魔。” 
    沙威当时也许有此同感，要同样大吼一声。 

    拿破仑在俄罗斯战争中犯了错误，亚历山大②在阿非利加战争中犯了错误，居鲁士在斯 

基泰③战争中犯了错误，沙威在这次征讨冉阿让的战役中也犯了错误，这都是实在的。他当 

初也许不该不把那在逃的苦役犯一眼便肯定下来。最初一眼便应当解决问题。在那破屋子里 

时，他不该不直截了当地把他抓起来。当他在篷图瓦兹街上确已辨认清楚时，他也不该不动 

手逮捕。他也不该在月光下面在罗兰十字路口，和他的部下交换意见，当然，众人的意见是 

有用处的，对一条可靠的狗，也不妨了解和征询它的意见。但是在追捕多疑的野兽，例如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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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和苦役犯时，猎人却不应当过分细密。沙威过于拘谨，他一心要先让犬群辨清足迹，于是 

野兽察觉了，逃了。最大的错误是：他既已在奥斯特里茨桥上重新发现踪迹，却还要耍那种 

危险幼稚的把戏，把那样一种人吊在一根线上。他把自己的能力估计得太高了，以为可以拿 

一只狮子当作小鼠玩。同时他又把自己估计得太渺小，因而会想到必须请援兵。沙威犯了这 

一系列的错误，但仍不失为历来最精明和最规矩的密探之一。照狩猎的术语他完全够得上被 

称作一头“乖狗”。并且，谁又能是十全十美的呢？     

    最伟大的战略家也有失算的时候。 

    重大的错误和粗绳子一样，是由许多细微部分组成的，你把一根绳子分成丝缕，你把所 

有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一一分开，你便可把它们一一打断，而且还会说：“不过如此！”你 

如果把它们编起来，扭在一道，却又能产生极大的效果。那是在东方的马尔西安和西方的瓦 

伦迪尼安之间游移不决的阿蒂拉①，是在卡普亚晚起的汉尼拔②，是在奥布河畔阿尔西酣睡 

的丹东③。     

    总而言之，当沙威发觉冉阿让已经逃脱以后，他并没有失去主意。他深信那在逃的苦役 

犯决走不远，他分布了监视哨，设置了陷阱和埋伏，在附近一带搜索了一整夜。他首先发现 

的东西便是那盏路灯的凌乱情况，灯上的绳子被拉断了。这一宝贵的破绽却正好把他引上歧 

途，使他的搜捕工作完全转向让洛死胡同。在那死胡同里，有几道相当矮的墙，墙后是些被 

圈在围墙里的广阔的荒地，冉阿让显然是从那些地方逃跑的。事实是：当初冉阿让假使向让 

洛死胡同底里多走上几步，他也许真会那样做，那么他确实玩完了。沙威象寻针似的搜查了 

那些园子和荒地。 

    黎明时，他留下两个精干的人继续看守，自己回到警署里，满面羞惭，象个被小毛贼暗 

算了的恶霸。 

    ------------------ 

   youth整理校对 

  ①杜维维耶（Duvivier），路易－菲力浦时代的将军，死于一八四八年巴黎巷战。 

    ②亚历山大在出征北非时，死于恶性疟疾。 

    ③居鲁士（Cyrus），公元前六世纪波斯王，以武力扩大疆土，出征斯基泰（Scythie） 

时战死。斯基泰是欧洲东北亚洲西北一带的古称。 

  ①马尔西安（Marcien），五世纪东罗马帝国的皇帝；瓦伦迪尼安 

（Valentinien），同时代西罗马帝国皇帝；阿蒂拉（Attila）是当时入侵罗马帝国的匈奴 

王，他从东部帝国获得大宗赎金后，率军转向高卢，而不直趋罗马，最后为罗马大军所败。 

    ②卡普亚（Capoue）在罗马东南，是罗马帝国的大城市。汉尼拔是公元前三世纪入侵罗 

马帝国后来失败的迦太基将领，攻占卡普亚后曾一度沉湎酒色。 

    ③奥布河畔阿尔西（ArcisCsurCAube），在巴黎东南，是丹东（Danton）的故乡。 


